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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我国逐年加大农村
教育投入，农村教学条件和质量获
得长足发展。硬件上，仅2014年中
央财政就投入500亿元专项资金，
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
校基本办学条件。软件方面，中小
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得
到扩大实施，全年培训240万人次，
实现中西部义务教育和幼儿园的全
覆盖。

新华社记者近日赴河南、湖南、
甘肃、辽宁等地调研后发现，不容否
认的是，我国农村教育在取得长足
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
题，比如生源流失、教师老龄化、教
学质量有待提高等。

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孟家山小
学是一所按照百人规模建设的小
学，上学期仅有6名学生，还分布在
4个年级。“现在不愁别的事，最愁
的就是孩子越来越少，这么好的学
校如果没有了学生真是可惜。”孟家
山小学校长陈爱邦说。

条件越来越好，可是学生越来
越少，记者走访的多个农村教学点
都存在这样的现象。数据显示，甘
肃省学生人数在10人以下的“麻雀
学校”达3700多所。

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王嘉毅说，
在农村地区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
童的家长大多都是90后，他们在农
村待不住，只要身体允许就带着家
人外出打工，孩子也就离开当地到
外地上学。

“学生的流动影响到了教师移
动，许多乡村的小学变成了‘漂亮的
薄弱学校’，优秀师资根本留不住，
造成了县城学校大班额，农村学校

‘空了心’的现象。”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目前的现状是村里老师想去
镇上，镇上老师希望去县城，县城老
师努力往市里奔，剩下的老师大多
在50岁以上，年轻老师又很难招进
来，工作越来越难做。”甘肃省会宁
县一所学校的校长告诉记者。

教师老龄化是农村教育存在的
另外一个问题。辽宁省鞍山岫岩满
族自治县朝阳镇朝阳村大河南小学
有30名学生，仅有的三个老师年龄
分别为57岁、53岁、60岁。

“解决乡村教师流失问题，待遇
是关键但并不是唯一，对教师住房、
生活甚至是恋爱等现实问题都需要
考虑到。”储朝晖说，光靠情感留人
不可能解决目前的这些困境。

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
化，重点和难点在乡村。全国政协
委员马德秀建议各级政府切实把加
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优先
发展的突破口，从最薄弱的老少边
穷岛地区入手，采取有效的措施，尽
快形成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
教得好”的良好局面。

可喜的是，乡村教育尤其是乡
村教师进一步引起了中央高度关
注。今年6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
2020年）》，全面部署乡村教师队伍
建设工作。

为进一步提高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水平，中央财政下拨城乡义

务教育补助经费1305.8 亿元，比 2014年增加约 80.9 亿元，增长
6.6％。

为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从2015年起，中
央财政扩大了“特岗计划”实施范围，将连片特困地区以外的省级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纳入政策覆盖范围。同时，从2014年10月1日
起提高特岗教师工资标准，年人均西部由2.7万元提高到3.1万元，
中部由2.4万元提高到2.8万元。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2015年将继续集中力量解决教育公平
中的紧迫问题，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各地要在乡村教师待遇、职称评
定、周转房、培养培训等方面制定有吸引力的政策措施。

桥东头和桥西头，教师工资差了千余元；相邻的两个县，贫
困生补助比例翻了一倍多……

新华社记者近日就乡村教育调研时发现，在中、西部交界的
山区，悄然出现“四周崛起，中间凹陷”的教育“天井县”，映照出
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人口基数大、密度高、长期相对缺乏关注
的中部地区，在东部资源汇集、西部政策利好的现状下，是否正
逐渐成为农村教育的“洼地”？

20米小桥，划出农村教育贫富差
从长沙驱车7小时，穿过数座大山，才能到达位于湖南西南

角的国家级贫困县——通道侗族自治县。这里地处武陵山、雪
峰山两大山脉之间，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也是武陵山片区
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通道县位于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份交界区域，与广西龙胜
各族自治县、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贵州黎平县接壤。作为“九
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通道县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水平落后。

牙屯堡中学，位于湘、桂、黔交界的核心区域，是通道县牙屯
堡镇唯一一所乡村中学，有初中3个年级，708名学生中，汉族
学生仅30余人，绝大多数是侗族，还有少部分苗族。

从牙屯堡中学坐车到通道县城，需要一个多小时，但离贵州
林溪中学仅40分钟车程。尽管“比邻而居”，但与三江县、龙胜
县、黎平县相比，不少方面差别很大。

以教师待遇为例，牙屯堡中学的教师平均薪资在每月2100
元左右，用校长吴必钢的话说，“两千元工资，如果只在乡下住着
不进城，还可以维持，但是不敢生病，病不起。”而在相邻各县，教
师平均薪资水平至少高出千余元。

全国人大代表、通道县一完小校长蒙兰凤向记者举例：三江
县沙宜村和通道县甘溪村相邻，两村之间架了一座不到20米的
小桥，“桥东头和桥西头的两所学校，老师工资差了一大截”。

除教师待遇外，学生资助、补助情况也有较大差距。吴必钢
说，这里的学生绝大多数家住侗寨，几乎都是留守儿童，“属于侗
寨里面比较穷的家庭，勉强维持生活”。但国家财政发放的每年
1250元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费，学校只有40％的学生可以申
领。

“真正需要这笔资助费用的学生比例在80％到90％，所以
只能‘轮流坐庄’，除了特别困难的，其余名额只能今年给你明年

给我。”而据通道县提供的材料，在属于其他省份的相邻地区，这
一项补助的覆盖比例是100％。

另一项“差别政策”是学生营养餐。“有家长为了给孩子更好
的教学资源，背着铺盖带着家当从大山里出来，把孩子送来县城
读书。”蒙兰凤告诉记者，学生营养餐补助计划，通道县仅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享受，而且广西等一些地区，这一补助是城市农村全
覆盖。

“通道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整体来看就是一个大农村，在
县城学校上学的孩子大多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却享受不到营养
餐。”蒙兰凤说。

一线之差天壤之别 政策不均造就教育“天
井县”

“政策阳光能不能更多照耀我们？”蒙兰凤、吴必钢等基层教
育工作者不明白，“明明是紧紧挨着、‘山同脉、水同源、人同俗’
的相邻县，为什么通道却成了被裹在中间的一个教育‘天井’，各
种资源都是‘凹陷’的？”

湖南通道县、广西三江县和龙胜县、贵州黎平县基本县情接
近，皆以侗族为主，均属武陵山连片扶贫开发地区。广西、贵州
的三个县呈U字形环绕在通道县的东、西、南方向。截至2012
年，通道县侗族人口比例最高。

通道县提供数据称，2012年该县GDP总量在四县处于末
位，比其他三县均少10亿元左右；财政收入上，2012年其总收
入、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都处于末位。

记者了解到，尽管经济状况处于末位，但由于通道县没有被
列入西部大开发等多项政策倾斜扶持范围，因此在扶持政策上
与周边不少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教育领域尤其明显。

通道县教育局计财股股长莫政林介绍，武陵山片区农村中
小学教师享受津贴，在湘西自治州这份津贴由省财政全额承担，
而在通道县，省财政补助60％，县财政需配套40％。“上级政策
要求教育配套资金比较多，2014年通道县本级财政配套906.1
万元，仅这一项就占县本级财政收入的5％。”

湖南省教育厅教师处一项摸底调查显示，目前湖南乡村教
师人均月收入2483元，待遇低导致偏远乡村学校的教师流失严
重，“贵州省的乡村教师待遇远高于湖南，湘黔交界处的怀化市
等地，不少教师向贵州省所辖的附近学校流动。”

莫政林说，在学生补助方面，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
宿生生活费补助面存在较大差异。广西的民族自治县、边境县、
国家级扶贫县补助面100％，而通道县仅40％。2013年，通道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有7747人，但得到补助仅4471人。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补助面和县财政配套同样存在差异，
莫政林说，广西上述县补助面40％，且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
财政按8：2分担，而通道县仅补助30％，且分担比例为6：4。

事实上，通道县因受地域制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很多。如
果依据城乡低保家庭幼儿、孤残幼儿、烈士等子女、父母丧失劳
动能力幼儿、少数民族特困家庭幼儿等标准计算，通道县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人数占比达57％。

另一个数据，或可侧面说明贫困生补助比例的不均衡：从农
民人均纯收入来看，截至2012年，通道县处于末位，比三江县、
龙胜县和黎平县分别低1130元、906元、853元。

教育“洼地”：“不东不西”的尴尬
教育“天井县”湖南通道，是中部地区教育现状的一个缩影，

映照出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中部地区的义务教育，是否呈现出

“不东不西”的尴尬现状？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眼里，答案是肯定

的。他以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为例告诉记者，西部经费是中
央和地方财政8：2解决，而在中部这一比例是6：4。“这种划分，
是由行政区划来硬性划分的，一部分中部地区经费甚至比西部
还紧张。洼地确实存在，而且有一段时间了。”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与湖北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一项
研究指出，2012年东、中、西部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分别
为9603元、4166元和6061元，中部地区仅为东部、西部地
区的43.26％和 68.73％；人均教育财政支出方面，2012年
中、东、西部地区分别约为900元、1600元和1300元，中部
同样处于末位。

资源差距和政策倾斜的效果开始显现：发展水平落后于
东部、增长速度落后于西部，中部地区正逐渐成为农村教育

“洼地”。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4年3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

示，全国31个省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和2010年186个区县校
级调查数据表明，中部地区小学和初中均衡水平、教育发展水平
增幅均低于东、西部。

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则显示，中部地区教育行业年人均收
入水平最低，在师资、办学条件等方面也落后于东部地区和部分
西部省份。

事实上，近年来国家对中部地区教育投入逐年加大。随着
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中部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得到更多关注
与支持。

然而，与中部“掉队”的现状相比，任务仍然艰巨。
对此，储朝晖建议，破题“中部新洼地”的整体思路是实现义

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把硬性的宏观区域划分，转化成对
个体的关照。”实际操作中，他建议将行政区划进行细化，考虑到
同省不同区县等具体情况。“对地区经济能力、发展现状的评估
要更科学全面，多维度进行。”

还有受访专家及业内人士呼吁，扩大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
育的补偿性政策覆盖范围，形成向中部倾斜的政策体系。例如，
促进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全面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等相关政
策；中央财政予以中部农村义务教育以重点支持，并适当降低地
方政府配套比例；中部地区农村教师地方津补贴和“三险一金”
实施中央专项补助等。

“15厘米的进水管，25厘米的出水管，水池里怎么可能有
水呢？永远是干的。”说起学校入不敷出的财务状况，乡村小
学校长老韩十分头疼。

尽管国家对乡村教育的投入逐年增长，但是仍然有些地
方不如人意，新华社记者在调研中就发现了这样一位也许并
非个例的乡村校长——老韩，一位一年到头四处筹钱的“愁”
钱校长。他管理的寄宿制乡村小学，位于武陵山扶贫片区内
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多年来一直负债运营。

经费少盘子大
老韩管理的是一所乡镇完全小学，6个年级，2014年一

共722个学生，在编教职工60人。
多少学生，意味着学校有多少教育公用经费。2014年中

央财政上调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
准，中西部小学生年均600元。

每个学生600元，还得减去县教育局统筹使用的10％仪
器费。“600乘以90％，再乘以722，等于389880”，老韩一口
气算出这笔账，掰着手指头，没用计算器，却精确到了个位数，

“因为这个数字每天都在脑子里打转，得精打细算”。
精打细算是因为“盘子太大了”——722个学生60位教

职工，这是一个严重超编的数字。
依据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下发的《关于制定中小学

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农村小学教职工与学生比例（师生
比）标准是1：23。在老韩的学校里，这一比例约是1：12。

严重超编，首先是农村空心化的结果——物质条件的改
善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带孩子进城上学以追求优质教育资
源；城乡教育质量“剪刀差”的客观存在，更导致农村学生大量
流失。“我们乡这两年大概有一半的孩子去了城里上学。学生
少了，但在编的老师没法清退。”

严重超编，也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过去，年纪大的、生病
的都提前内退了。现在由于有要求，在职不在岗的又都清理
了回来。”老韩说，除此以外，学校位于县城和山村之间的郊
区，进不了城又不愿上山的老师，多年来积聚在此，形成了膨
胀的“夹心层”。

这些老师平均年龄超过50岁，有的离开教学岗位多年，
有的身患疾病、残疾，难以胜任教学工作。

“60个人，上课的只有40多个。为了给其他人安排工
作，我们学校现在有5个保安，还有人专门管牛奶，搞印刷。”
老韩说，“虽然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闲人，但清闲的工
作还是引来一些老师不满。”

人多了，福利待遇、办公经费、取暖费、差旅费、水电费、培
训费等各项支出自然水涨船高。

老韩说，假设按照1：23的师生比，公用经费方可恰好维
持学校运转，“如今还差得很远”。

钱不够校长凑
更让老韩发愁的是，多一个编制，就多一个缺口。
依据公积金管理条例，教师的公积金由财政部门核定收

支后，在预算或者费用中列支。然而，老韩学校所在的国家
级贫困县，至今仍是举步艰难的“吃饭财政”，很难足额拿
出这笔钱。

“2012开始，学校才通过自筹为每个教职工保障了每个
月50块的公积金。到2014年，县财政才开始保障部分公积
金。”老韩无奈地说。

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
例均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5％”。

这一规定，在这所学校所在的国贫县是“缩水”执行的
——教师公积金按照5％最低比例缴纳。由于财政困难，县
里只保障基本工资的5％，剩下的部分，也就是月平均工资减
去基本工资的计数部分，需要各学校自筹。

“公务员和其他单位都是以平均工资总额为基数。所以
剩下的5％不筹不行啊，老师们觉得不公平。”老韩说，尽管如
此，老师们每月住房公积金也仅100余元。

除了住房公积金，学校自筹的钱还有医保门诊费、少数
民族教师补贴等，平均算下来，每个老师一年大约需要
2000元。

60个教职工，“补缺口”的公积金加上杂七杂八的保险、
补贴费，需要12万元。依照规定，教育公用经费是不得用于
人员经费的。换言之，这12万元涉及教师基本保障的钱，老
韩得自个儿想办法筹。

“就这，我都使出吃奶的劲儿了。如果按本地最高比例
12％缴公积金，我就得卖教学楼。”老韩说。

“挤一点，挪一点，讨一点”
无论是严重超编下的运转经费，还是学校自筹“补缺口”

的工资，都不是最让老韩发愁的。
最大的“愁”，是硬着头皮替政府“开口子”的政策和摊派

的任务“买单”。
2014年，县委县政府决定对全县公务员、事业单位等进

行年终绩效考核。
问题来了——县委县政府规定，年终绩效考核评定一、

二、三档，各单位发放相应等级的年终绩效奖励，但是，人均数
千元的绩效奖奖金，需要各单位自筹。

2014年，老韩的学校年终考核绩效对应奖金是每人
4000元。这意味着，他得想办法自筹24万元奖金。“公用经
费不能用，食堂赚利润又违规，这么大一笔钱，我从哪儿变出
来？”

不发是不行的。政府宣布了年终绩效考核评比结果，不
少有创收效益的事业单位、稍富裕的乡镇政府都“各显神通”
筹钱发了绩效奖，消息不胫而走。“人家都有，老师没有？期末
考试老师连阅卷都不肯了”。

这并不是老韩一个人面临的问题，县里几乎所有农村校
长都面临着“政府请客，学校买单”的尴尬困境——

作为公益性的、不创收的事业单位，贫困地区的农村义务
教育学校几乎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自筹”数十万元的年终绩效
奖金。

记者采访了解到，面对这样一笔从天而降、不得不发的
“发钱任务”，不少校长为了教师队伍的稳定，选择了明显违规
的做法——先挪公用经费、再“寅吃卯粮”赊欠下一年的公用
经费。另一方面，同样缺钱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因为别无他
法，对此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同样需要硬着头皮“买单”的，还有沉重的摊派任务。老
韩举例，学校每年都接到从上而下一级级摊派的报刊订阅指
标，要求每个老师缴费订阅，“怨声载道，到最后还是学校想办
法凑钱完成任务”。

该县教育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愁”钱校长老韩，甚至还
不是县里财务最困难的农村校长，他管理的学校财务状况“处
于中等偏上”。

事实上，这样的“愁”钱窘境，在记者走访的河南、湖南等
地都不同程度存在。

这么多校长都在“愁”钱，钱到底是怎么筹来的？
答案复杂又心酸。记者走访中，一位基层教育干部坦言，

绝大多数农村校长筹钱的办法是“挤一点，挪一点，讨一
点”——学前教育经费结余里挤一部分，公用经费里挪一部
分，社会捐赠里“讨”一部分。

“农村校长很多时候就是‘讨钱’校长。当上了，就开始
‘愁’钱又筹钱了。”

“盼望政策阳光更多照耀我们”
——山区教育“天井县”现象的背后

●新华社记者 袁汝婷 李亚楠 丁静 刘奕湛

乡村校长筹钱记
●新华社记者 袁汝婷 李亚楠

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引起人们的
关注。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师尤其是
乡村教师群体，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尤其是 6 月发布了《乡村教师支
持计划（2015－2020）》，提出了拓展
乡村教师补充渠道、提高乡村教师生
活待遇、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
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推
动城市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等
八大举措，旨在解决乡村教师“下不
去、留不住、教不好”等突出问题。

近日，新华社记者奔赴多地进行
乡村教育调研，一些乡村教师反映，

“料好更需加工好”，作为当前乡村教
育“最痛的痛点”，师资问题需得到各
级党委和政府进一步重视与支持。

祛除乡村教育“最痛点”，切实落
实计划，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责任主
体。各地应针对自身的特点，根据计
划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
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实施方案，做到多
措并举、定向施策、精准发力、标本兼
治，并且向社会公开，接受全社会的
监督。

祛除乡村教育“最痛点”，切实落

实计划，经费保障是重要方面。中央
财政会通过相关的政策和资金渠道，
重点聚焦乡村教师。各地政府在执
行计划当中，要提供财政保障，调整
财政支出的结构，加大投入力度。同
时，要制定严格的监管制度，规范使
用，强化监督，坚决杜绝截留、克扣、
虚报、冒领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应当看到，计划的落实并非易
事，需要教育、财政等部门协调共进，
形成联动机制和工作合力。对工作
不到位的情况要公开，对推动不力的
地方政府和部门要追究责任。

强国必先重教，重教必须尊师。
制定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是党中
央、国务院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
略全局作出的重要决策和部署，是惠
及广大乡村教师、惠及亿万乡村孩子
的民心工程，是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
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之举，
对于提升教师队伍能力水平、促进教
育公平、提高乡村教育质量具有重要
意义。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只有让好
政策真正生根、开花、结果，才能让我
国 330 万乡村教师得到实实在在的
支持和提升。

让乡村教育得到质的提升
●新华社记者 李斌 刘奕湛

城乡教育畸轻畸重


